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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他们为什么参加《非诚勿扰》03

自剖越深
活得越真

14

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伟贞住院

蓝色性格的人认为，通过电视形式
公开来找男女朋友是件很傻的事，何况
这些人根本不想成为众人瞩目和关注
的焦点；黄色性格的人对于工作和事业
的谈论一向开放，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一
向谨慎，他们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内心
世界，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他们通常
只有两个倾向，要么参加这个节目对工

作有好处，要么这个节目是比赛类型，
好比李宇春，可以通过比赛证明她是胜
利者，而他们不喜欢参加情感展示类的
节目。

红色性格的人，希望被关注和认可
的内心不会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报名
参加节目，参加节目的动机是啥？提几
条思路供大家参详：

一、上《非诚勿扰》，并不是一定要
找到终身伴侣。上节目的人大多寻找
的是交友对象，不必抱着沉重的包袱走
向婚姻的殿堂。

现在这个时代，人们对婚姻的看法
和上辈人已有很大不同。所以，在质疑

“节目参与者不想好好找对象”的说法
中，最不能站稳脚跟的是“好好”两个
字，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意？你
有办法区分吗？其实，说白了就连男孩
是否现在已经有女友，女孩是否已经有
男友，你都无法审查。如果你怀疑，只
能依靠其他手段最终使其原形毕露。

二、通过参加节目成功配对的，能
有多大比例？我没有参加节目成功配
对的数据。我要说的是，首先，不要期
望这是个牵手就能结婚的节目，当然有
些牵手的嘉宾真的结婚了，但如果你执
着于此就会失望。其次，谁都接受不了
100期才能成功一对，这会让天天巴望

着别人成家的人们绝望。
不过你大可放心，有很多男女嘉宾

虽然走不到婚姻的殿堂，但他们发展到
实质性阶段的比例不用担心。平心而
论，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大家能彼此真
正了解的有多少？现实中相亲几十次
没成功的也大有人在。所以，如果你看
电视，千万别见谁就把谁当成红娘，不
见到人家马上结婚就觉得难受。在这
个问题上纠结，反复追究两人是否能走
入婚姻，是您看这个节目的目的偏了。

三、参加节目找对象的男女，在心
态上有一点相通，那就是即便我在台上
没找到合适的，但只要电视机前有人喜
欢我，我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对红色
性格的人而言，他们不厌其烦地喜欢多
种选择，他们单纯地认为只要有足够的
量，总可以找到合适的，可惜她们还不
明白，选择越多时越无法确定。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我
在《色眼再识人》中对“红色的情感漂浮
不定”就有详细论述。因此，报名参加
节目，不单纯是给场上的男女看的，也
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的，所以大家都
竭力展现自己。当然，“展现”这个词，
你可解读为“表现”，也可解读为“秀”。
其实，词语背后的意义一样。

四、来参加节目的男女，除了想找

对象，他们还想被更多的人关注。这就
是为何你在节目中会听到那么多“雷人
语录”的原因。因为如果话说得太平
淡，就无法让人记住自己，更不容易在
24位女生中脱颖而出。这就是为何同
样站在台上，红色性格的女孩总想后浪
推前浪，这也是她们说话有时显得“狠
毒”的原因。一个生性淡泊的人，如果
通过带有综艺性质的节目来相亲，她站
在这里会找不到北。当然，“求关注”这
个词，你可解读为“希望被知道”，你也
可解读为“求出名”。其实，词语背后的
意义一样。

以上就是报名者趋之若鹜、前仆后
继的缘故。节目组编导认为，男女嘉宾
若没有特点，说话又唯唯诺诺，在节目
中没有表现力，观众不知你要干啥，觉
得没兴趣，为什么要看，接下来就会转
台，而不为观众服务的节目就没有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天天说话假大空，就做
不出好节目。这就解释了，为何选择嘉
宾时，节目组本能地希望挑选乐于表达
的参与者，选择过于木讷者，节目好看
不了。

关于节目的规则，我认为确有不合
理之处。比如：一个女嘉宾在台上老是
不走，这节目就玩不下去了。

（摘自《本色》乐嘉 著）

在春梅家的客厅里，除了伟贞，倪
家的其他几位成员都到了。

春梅说：“现在妈的情况倒还稳定，
主要是白天，我要上班，伟强要上班，没
人照看妈。妈现在偶尔有点糊涂，请了
保姆，今天发生了这种情况，保姆死活
不来了，我们也被吓到了。还是斯楠爬
阳台开的门，太危险了。”

倪伟民低着头说：“我倒想接妈过
去，就是我那里屋子太小，条件大家都
知道。”

伟强插话说：“哥，现在不是钱的问

题，钱我有，现在妈谁都不信任，请保姆
根本不行，白天的时间又无法保证，主
要是安全问题，妈现在不但大小便有些
失禁，而且医生说妈还有些老年痴呆症
的征兆。”

“啊！老年痴呆！”吴二琥忍不住喊
出来。

所有人对她侧目。二琥赶忙解释：
“听电视上说这种病是可以治疗的，另
外还可以玩核桃，核桃。”伟民使劲用胳
膊肘捣了她一下。多说多错，可二琥还
偏爱说。

过了好一会倪伟强说：“大家看这
样行不行，二琥嫂子不是退休了吗？要
不周一到周五请嫂子白天到我们家来，
帮着照顾照顾妈，做顿饭，帮妈清理清
理个人卫生，以前每个月给妈的生活
费，就都给嫂子吧，我个人每个月再多
出1000元，算是嫂子的辛苦费，二琥嫂
子，你看行不行？”

二琥没想到他们一下会想到自
己。不答应吧，她说不出口；答应吧，她
搓麻将的时间就没有了。二琥拿眼瞅
瞅伟民，伟民也不说话，低着头。二琥
捣了他一下。

伟民抬起头，说：“如果大家都没有
什么意见，我看就先这样吧，二琥，你没
意见吧？”

二琥心里恨得要死，但看在钱的分
上，她只好说：“可以，可以。”

大主意定下了，大家就聊开了家
常。这时二琥的手机响了，她一看来电

显示，是伟贞……
在医院急诊病房里，伟贞醒了。二

琥坐在她面前。
伟贞脸色苍白，头发凌乱，一只胳

膊伸出来，手指又细又长，她有气无力
地问：“这是哪儿？”

二琥没好气地说：“你最怕的地方，
闻闻这味道，不错吧。”

“大嫂你还笑我。”
“笑你？笑你算轻的，我最怕的就是

哪天撞开你家的门，看到的是一具干尸。”
伟贞勉强地笑了。
“没想到忽然成这样了，都是你

咒我。”
二琥探下身子，伸出手去拨弄贴在

伟贞额头上的头发，温柔地说：“我是担
心你，一直都担心，你这样下去怎么行，
你看看你的同龄人都在干吗，不要说你
的同龄人，就是比你小很多的人，像红
艳都很实际，找个人嫁了，努力工作，准
备生孩子养孩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多少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只有你傻，
最后吃苦头的还不是你自己。”

“我以为我不一样。”伟贞眼角含
泪，突如其来的病痛，让她变得无比
脆弱。

二琥说：“你是不一样，可说到底，
你一样是个女人，我还是那句话，女人
就是应该结婚、生孩子，这是天性，不生
育的女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生
育也是你养老的保证。”

“孩子不应该是你养老的工具。”

“我没说孩子是工具，我什么时候也
没问我们家倪俊要过钱，我说的是保障，
养儿防老，中国人自古就是如此，即便现
在有钱，没有人在身边，要钱有什么用？
孩子将会是你老年生活的安慰。”

伟贞挣扎着坐起来，端着一杯水：
“谁能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活到老年，人
活着不是为了等老年。”

“当然不是为了等老年，可现在你
生病，有人给你倒水吗？有人给你拿
药吗？伟贞，听嫂子一句话，不要跟自
己较劲，有时候人活得糊涂点儿不是
坏事。”

伟贞身子滑下去，用被子盖住头。
“再过几年，等你老了，眼角有皱纹

了，再说什么都晚了，真的，你不要不
信。”二琥说。

伟贞隔着被子喊：“不用再过几年，
我已经老了！”

“老了就更要抓紧，哪怕找个没文
化的，只要能照顾你就行。什么是好的
生活，什么是好的伴侣，无非就是你饿
了做饭给你吃，你渴了端水给你喝，你
冷了给你盖被子，你病了给你拿药，哪
怕你心烦了，也能骂他几句，是不是？
脚踏实地比什么都强。”二琥说。

“你那是老年人的婚恋观。”伟贞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人都是这样。”

二琥说。
“你和大哥呢？你天天那么潇洒，

大哥对你没有意见？”伟贞话锋一转。
（摘自《熟年》伊北 著）


